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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

资产价格下跌与社会总需求下降

,

是日本企业在

“

失去三十

年

”

间普遍面临的较为突出的经营环境约束

。

一些日本企业固守传统商业模

式和经营策略

,

并且对社会整体性趋势变化和演进路径缺乏前瞻性判断

,

因

而在这场危机中黯然退场

。

也有一部分日本企业根据需求变化阶段性调整产

品和服务的定价策略和经营模式

,

紧密围绕全球产业链演进的趋势进行发力

并依托对外投资提高产业链和供应链的韧性

,

坚持技术创新

、

走专业化和

“

隐形冠军

”

道路

、

不断做大做强做优细分赛道

,

最终形成了新的比较优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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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经济从神坛跌落

,

引发了经济学界的集体反思

①

,

在针对日本经济

“

失去三十年

”

的研究中

, “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

一经提出便引起了广泛关

注

。

根据该理论

,

在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

,

市场价格的崩溃会

使得之前过度扩张的市场主体资产大幅缩水

,

受此影响

,

大部分企业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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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将从

“

利润最大化

”

转向

“

债务最小化

”,

从而导致金融体系持续低迷

和实体经济持续衰退

。

①

“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

在学界引发热议

,

并一度被

认为是导致日本经济

“

失去三十年

”

的主要原因

,

但也有观点认为这种基于

总需求角度的研究不过是凯恩斯主义的翻版

,

适用范围较为有限

。

②

甚至有日

本学者认为

,

导致日本经济

“

失去三十年

”

的主要原因并非其国内有效需求

不足

,

而是由于在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

,

日本企业反而开始进行大规

模海外投资

,

当时日本企业在国外的投资收益率约为

6%—8%,

远远大于国

内的投资收益率

(3%—4%),

日本企业海外投资的收益大多被用于继续进行

海外投资

,

因而与日本国内的劳动生产率提升形成了割裂

,

没有对日本国内

的收入增长做出贡献

。

③

如果放到整个宏观经济学分析范式的大框架看

, “

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

”

实际上是从债务视角为总需求不足提供了新的解释

,

虽然其解释力有限

,

但

这种总需求不足的影响确实会传导至企业的日常经营中

,

因为在总需求不足

的情况下

,

企业过去熟悉的商业模式和营销策略可能会遭到冲击

。

因此

,

加

强对日本企业在

“

失去三十年

”

间的经营策略研究

,

对于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中的中国企业来说

,

可能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

一

、 “

失去三十年

”

日本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

日本经济

“

失去三十年

”

是这些年学术界耳熟能详的一句话

,

从时间维

度看

,

这

“

三十年

”

特指日本经济增速低迷的平成时代

(1989—2019

年

)。

在此期间

,

日本社会经历了整体性的结构性萧条

,

尤其是

“

出口立国论

”

崩

溃之后

,

日本国内的技术进步速度没能有效抵消投资回报递减带来的影响

,

导致日本迅速从国内生产总值

(GDP)

世界排名第二的神坛跌落

,

并且与美

—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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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

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

。

即使日本企业以科技创新和成本控制闻名于世

,

但随着日本国内资产价格下行

,

大量在资产泡沫期举债的日本企业和民众变

得资不抵债

,

日本企业的经营环境不断恶化

。

在

“

失去三十年

”

之前

,

日本经济经历了高光时刻

。 1987

年

,

美国

《

福

布斯

》

杂志首次发布全球富豪榜

,

排名前十中有七位是日本富豪

。

①

雄厚的财

力支撑着日本企业积极向海外扩张

, 1989

年三菱公司成功收购洛克菲勒中心

,

成为日本企业践行海外战略的经典案例

。 1991

年

,

按照当年官方汇率计算

,

日本人均

GDP

几乎是美国的

1.2

倍

;

到

1995

年

,

世界银行公布的全球

GDP

数据显示

,

日本的

GDP

已经达到了美国的

69.9%。

在技术领域

,

日美之间差

距也一度被拉平

, 1983

年盖洛普公司针对美国公民所做的舆论调查即显示

,

每四名美国人中就有一人认为在先进技术领域

,

日本是美国

“

最具威胁

”

的

挑战国

。

②

可以认为

,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日本已经成功跻身全球最发达国家

行列

,

各项经济指标不逊色于任何其他发达国家

。

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

不

少在资本快速增殖时代成长起来的日本企业已经形成了

“

大资产大负债

”

的

惯性思维

,

对日本社会悄然来临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缺乏前瞻性判断

,

继而造

成了经营上的困难

。

(

一

) GDP

增长从高速向中低速切换

,

日本企业的生产力水平增速亦放缓

日本经济

“

失去三十年

”,

首先表现为日本的

GDP

从高速增长神坛滑落

。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

, 1987

年

,

以不变价衡量的日本

GDP

同比增速是

4.65%,

到

1992

年变为

0.90%, 1993

年更降至

-0.46%。

在

1989—2019

年

这

30

年间

,

日本的

GDP

环比增速一直呈下降趋势

, 2009

年甚至创下了

-5.69%

的最低值

;

之后略有起伏

,

但

2011—2019

年间的日本

GDP

环比增速

基本没有超过

2%, 2019

年更低至

-0.40%。 (

参见图

1)

整个

GDP

增速的下行给日本企业带来了极大的经营压力

。

这是因为和经

济高速增长期不同

,

经济增速放缓甚至为负的背后是整个社会消费

、

投资

、

政

府购买和净出口的系统性变化

,

日本企业不得不面对盈利能力下滑

、

投资意愿

降低

、

经营风险增加和生存环境恶化的冲击

。

这种个体困境在经济增速放缓的

大环境中又容易形成一个方向性的趋势

,

使得日本国内经营环境趋向恶化

。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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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日本以不变价衡量的

GDP

同比增速

(1987—2019

年

)

资料来源

:

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资料制图

,

参见

: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 //

data.worldbank.org.cn/[2024 -06 -04]。

需要指出的是

,

在

20

世纪

70、 80

年代出口导向型产业政策的推动下

,

日本经济取得辉煌成就

,

形成了一些生产率较高的出口产业部门

。

但是

,

日

本也还存在为数不少的效率相对低下的国内产业

,

包括未在国际市场竞争中

取得成功的贸易行业

,

如化学产品

、

民用飞机

、

消费品和软件

,

以及几乎所

有非贸易的国内行业

,

如建筑

、

零售

、

运输

、

金融服务

、

医疗保健

、

能源

、

电信

、

房地产

、

农业等

。

这些行业能够提供大量就业机会

、

有助于维护社会

安定

,

所以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政策倾斜支持

,

结果导致这些行业准入门槛极

高

,

行业内价格控制和投标操纵现象普遍

。

整体来看

,

日本政府对这些企业

的保护使得其没有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参与竞争

,

结果是大量不具竞争力

的企业仍然存在于市场中

。

随着日本经济步入下行区间

、

出口导向型模式难以为继

,

日本企业对政

策过度依赖的弊端开始显现

。

尤其是那些庞大

、

缺乏弹性与竞争力的产业

,

长期拖累日本的整体生产力

,

也推升了日本国内的生活成本和经营成本

。

但

是

,

相关倾斜政策又无法完全取消

,

主要原因在于

,

日本建立的社会保障综

合体系中

,

既有养老

、

医疗

、

康复

、

劳动

、

工伤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

也有

老人

、

儿童

、

生计保障等较为全面的福利制度

,

而这些保障机制很多是以企

业为载体实施的

。

这与日本政府对企业的补助形成了一个负向循环的怪圈

,

意味着即使经济下行

,

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依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速

。

因此

,

即便是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

,

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仍在快速增加

。

如图

2

所

—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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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1989

年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中

,

一般会计支出总额为

658589

亿日元

,

2000

年增加到

893210

亿日元

, 2019

年更是飙升至

1013665

亿日元

;

国债发行

额中用于财政支出的部分

,

也从

1989

年的

66385

亿日元增加到

2000

年的

330040

亿日元

, 2019

年攀升至

365819

亿日元

。

在巨额财政支出的保障之下

,

日本国内一些本应该被淘汰的企业得以继续存在

,

这反过来又增加了日本的

财政支出负担

,

形成了一个

“

负反馈

”。

图

2 

日本财政支出状况

(1989—2019

年

)

资料来源

:

根据日本财务省数据制图

,

参见

: 财务省 「统计予算·决算」、https: //www.mof.

go.jp/[2024 -06 -04]。

需要强调的是

,

日本

GDP

增速下降叠加财政支出增加的

“

棘轮效应

”,

是当时日本企业普遍面临的经营环境

。

在此期间

,

日本政府的产业政策失当

也广为学术界所诟病

。

因为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开始

,

日本的产业政策不

再针对特定产业

,

而是针对特定企业

,

针对符合政府认定条件的特定企业实

施财政金融支持措施

。

①

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政策导致了一个更坏的结果

,

即符

合政策倾斜条件但不具有生产率竞争优势的企业

,

可以继续凭借政策保护得

以生存

,

进而对日本企业整体的生产力水平形成了巨大的拖累

。

(

二

)

居民收入水平下降

,

日本社会陷入总需求不足困境

“

萨伊定律

”

认为

,

生产会给产品创造需求

,

企业生产一种产品就会给其

他企业的产品开辟销路

。

但是

,

对企业来说

,

其销路显然更依赖于消费者对

其产品的认可

。

所以

,

虽然现代经济学围绕诸多问题存在争议

,

但

“

需求增

加有利于经济增长

”

是普遍共识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

,

经济学中的

“

需求

”

概念

,

不仅指需求意愿

,

还包括消费者满足自身需求的购买能力

,

即消费者

—341—

① 田正

、

杨功金

: 《

大变局下日本产业政策的新动向

》, 《

日本学刊

》 2022

年第

6

期

,

第

82—103

页

。



 

日本学刊

 2024

年第

5

期

的收入和支出水平

。

随着日本国内资产价格的下跌

,

日本民众开始压缩支出

。

如图

3

所示

,

在

“

失去三十年

”

间

,

日本国内两人及以上劳动者家庭

(

非农

)

的月平均支

出在

1992

年为

352820

日元

, 2011

年已降至

308838

日元

, 2016

年也仅为

309591

日元

。

这种满足需求能力的下降带来了一个更为严重的后果

,

即整个

社会总需求曲线呈现永久左移之势

。

图

3 

日本国内两人及以上劳动者家庭

(

非农

)

月平均消费支出

(1989—2019

年

)

资料来源

:

根据日本总务省统计局数据制图

,

参见

: 総务省 「家计调
查

报告」、https: //

www.stat.go.jp/[2024-06-04]。

日本经济泡沫破灭之后

,

无论企业还是居民

,

其资产都开始大幅缩水

,

由此带来的是企业的投资意愿大大降低

,

居民买房

“

躺着赚钱

”

也成为过去

式

,

甚至出现了资不抵债的现象

。

这时

,

如果采用扩张性货币政策

,

即让银

行多贷款给企业

,

企业拿到钱后也不会增加投资

,

而是悄悄去还债

;

如果采

用扩张性财政政策

,

比如给居民减税

、

增加居民的实际收入

,

居民也不会增

加消费

,

也是悄悄去填补窟窿

。

在整体经济形势下行趋势的叠加下

,

整个日

本社会的总需求曲线发生了永久性的左移

。

在需求曲线永久左移而供给不变

的情况下

,

整个社会的供需均衡点亦会发生左移

,

造成均衡价格和数量下行

,

进而使社会产出进入一个负向循环

,

均衡产出不断走向新低

。

于是

,

大量日

本企业开始直面市场疲软的冲击

。

从国际环境来看

,

此时期以中国为代表的

新兴经济体凭借要素价格优势在新一轮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中迅速崛起

,

使

得日本企业面临的总需求减少的挑战更加严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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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资产价格步入下行区间

,

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普遍恶化

泡沫期过度举债导致日本企业的资产负债表普遍受损

,

金融与经济活动

的顺周期性给日本企业带来了深远影响

。 20

世纪

80

年代

,

在极端乐观预期

下

,

日本经济的泡沫日益膨胀

,

在宽松信贷政策的支持下

,

日本企业普遍获

得了大量的信贷资源

。

万得信息网

(Wind)

相关资料显示

,

以房地产为例

,

1985

年末

,

日本国内银行向房地产业发放的贷款高达

20.1

万亿日元

,

到

1989

年末更增至

48.8

万亿日元

,

年均增速高达

25%。

①

但是很快

,

房地产泡沫破

灭

,

外需走弱

,

日本经济增长的神话不再

。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又对日本经

济造成了冲击

,

日本政府开始依靠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

标志性事件是

日本央行于

1999

年开始施行

“

零利率

”

政策

。

从整个平成时代来看

,

日本央

行的主要货币政策极为宽松

,

其原因就在于

,

为了帮助日本经济摆脱负增长

的泥潭

,

日本央行货币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尽可能低的利率向市场提供流动性

。

日本内阁府的统计数据也显示

, 1994

年日本非金融企业获得的贷款总额为

358320

亿日元

, 2003

年上升至

406088

亿日元

, 2015

年继续攀升至

511182

亿

日元

,

截至

2019

年

,

日本非金融企业从银行获得的贷款总额已经高达

599013

亿日元

。

②

但是

,

极低的利率和政策鼓励并没能促进日本企业扩大再生产

,

究其原

因主要在于日本企业对经济前景的预期判断不足

。

在经济繁荣期

,

日本企业

亦大举借贷

,

大肆进行房地产等固定资产投资

、

参与股票投机

;

而在经济衰

退期

,

房地产和股票市场进入下行周期

,

这些在繁荣期购买的资产对日本企

业的

“

资产负债表

”

平衡形成了巨大拖累

,

即使日本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货币

政策来刺激经济增长

,

但资产价格的缩水进一步导致了企业资产负债表的大

幅衰退

,

对泡沫期过度举债的企业来说情况更为严重

。

为了修复资产负债表

,

企业不得不将从银行新获得的贷款用于还贷

,

这种个体的占优策略最终演化

为日本经济的

“

合成谬误

”

③

,

继而又加剧了日本企业经营目标从

“

利润最大

”

向

“

负债最小

”

转化

(

参见图

4),

最终形成了一个不断循环的负反馈

。

—541—

①

②

③

万得数据库

: “

数据服务

”, https: //www.wind.com.cn/portal/zh/WDS/database.html[2024 -

06 -04]。

内阁府 「统计情报·调
查

结果」、https://www.cao.go.jp/statistics/index.html[2024 -06 -04]。

由美国经济学家

、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森提出

,

指某个体貌似合理的正确行为

,

却导

致了整体的不良结果

。

也就是说

,

一个局部说来是正确的东西

,

可能也仅仅对局部而言是成立的

,

对

整体而言很可能会带来一个错的结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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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日本非金融企业的负债和净资产变动趋势

(1994—2019

年

)

资料来源

:

根据日本内阁府统计数据制图

,

参见

: 内阁府 「统计情报·调
查

结果」、https: //www.cao.

go.jp/statistics/index.html[2024 -06 -04]。

  

需要说明的是

,

从日元升值到房地产价格下跌

,

再到金融机构倒闭

,

日

本经济在泡沫破灭之后一落千丈

。 1985

年到

1989

年

,

日元兑美元汇率几乎翻

了一倍

,

直接导致日本出口额暴跌

20%,

同时日本东证

225

指数从

12000

点

上涨到

38000

点

,

五年涨幅达

216%。

可以说

,

在资产泡沫的驱动下

,

投机盛

行

;

但在短暂的泡沫之后

,

随着人口逐年减少

、

房地产刺激政策相继退出

,

日本自

1991

年开始出现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跌

,

对整个社会形成了巨大冲击

。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

,

大量的金融机构破产

。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

,

亚洲金融危机后

,

日本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率为

5.4%,

到

2001

年更攀升至

8.4%。

①

资产价格下跌引发的

“

多米诺骨牌效应

”

使得日本企业面临的经营

环境一落千丈

。

二

、

日本企业为应对

“

失去三十年

”

采取的策略

回望

“

失去三十年

”,

日本政府出于保护就业

、

社会稳定和经济增长的考

量

,

仍然维持了一定的财政支出规模以对企业进行财政补贴

,

这导致一部分

并不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企业没有及时破产清算

。

还有一部分日本企业对该时

期日本社会整体性的趋势变化和演进路径缺乏前瞻性判断

,

仍固守繁荣期形

成的商业模式和经营策略

,

从而丧失了在危机中求得转机的机会

。

与此同时

,

—641—

① 国金证券研究所

: 《

货币政策系列专题二

:

日本货币政策二十年

, “

异次元

”

宽松之路

》,

网易

网

, 2019

年

5

月

19

日

, https: //www.163.com/dy/article/EENO47B305384CKJ.html[2024 -08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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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部分日本企业及时调整商业模式

,

聚焦于某个专业的赛道

,

不断进行

技术和管理创新

,

从而成功化危为机

。

其中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

(

一

)

强化科技创新

,

摆脱资源约束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20

世纪

90

年代

,

经历

“

广场协议

”

及后续经济泡沫生成

、

破裂的双重

打击

,

日本经济一度陷入萧条

。

如图

1

所示

,

在

“

失去三十年

”

间

,

日本的

GDP

增长率出现了明显下降

,

整个社会的经济形势非常低迷

,

导致大部分企

业的经营异常困难

,

尤其是制造业

。

日本经济产业省的统计数据显示

,

在这

30

年中

,

日本制造业企业数量及其吸纳就业人数持续减少

,

制造业占

GDP

的

比重下降至

20%

左右

。

①

但是

,

也正是在如此经济环境中

,

面对经济全球化分工的转变

,

日本制

造业抓住了自己在技术方面的比较优势

,

往技术含量高

、

产品附加值高的精

密仪器

、

高端电子零部件

、

半导体设备

、

存储

/

逻辑芯片制造

、

高性能材料等

行业发展

,

下大力气提升制造业企业的产品附加值

。

以三井财团的东芝和索

尼等为代表的制造业企业基于危机感的

“

自我升级

”

一直没有停止

, “

日本制

造

”

及

“

日本设计

”

逐步摆脱了

“

山寨

”

的恶名

,

甚至获得世界级信誉

。

②

这些制造业企业中的佼佼者还有三菱重工

、

富士重工

、

丰田汽车

、

本田技研

、

日产汽车

、

马自达

、

斯巴鲁

、

铃木

、

三菱汽车等

。

概言之

,

日本制造业企业在战略层面加强科技研发

,

高度重视企业层面

的工程师培育

,

跟踪国际科技前沿

,

学习世界先进技术

。 2016

年

,

日本提出

建设

“

超智慧社会

”,

强调科技创新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先导地位

。

在战

术层面

,

日本制造业企业注重推广以

“

精益生产

” (lean production)

为典型

代表的先进制造模式

,

强调不断优化制造过程

、

持续进行技术研发和创新

、

加强品质管理

。

如此

,

通过向内挖掘潜力

,

日本制造业企业在动态中找到了

新的比较优势

,

并成为其应对

“

失去三十年

”

的有力武器

。

正是依托于不断向创新要效益的经营策略和极强的危机意识

,

日本企业

的科技创新能力仍然保持世界一流水准

,

不仅在企业创新主体投入

、

产学研

联合创新成效

、

获取国际专利数量

、

国际技术贸易顺差

、

世界创新百强排名

、

隐形冠军

(GNT)

企业数量等方面名列前茅

,

还在大企业介入基础研究形成

—741—

①

②

根据世界银行公开数据计算得出

,

参见

: World Bank, “World Bank Open Data”, https: //

data.worldbank.org.cn/[2024 -06 -26]。

白益民

、

乔梓效

: 《

三井帝国在暗战

———

揭开日本财团的美国博弈

》,

北京

:

中国经济出版

社

, 2022

年

,

第

33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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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技术创新链条

、

中小企业借助政府政策机制培育创新能力等方面形成了

自己的特色

①

,

研发与市场转化之间高效畅通的全产业链内生能力不断增强

。

其背后最为典型的特征就是始终把企业作为国家科技创新的主体

,

充分利用

市场化的反馈机制

,

让企业根据自身研发能力去匹配专业的赛道

。

在这种

“

创新

—

获利

—

再创新

”

机制的激励下

,

日本一些企业数十年如一日坚守自己

的赛道做精做专

,

把某一专业领域的技术创新作为企业经营的根本遵循

,

并

根据社会需求的变化不断开发新产品

、

及时调整经营策略

,

以实现业务的可

持续增长

。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在日本企业聚焦于某一赛道的全产业链创新能力的

背后是日本政府长期高度重视科技研发

。

众所周知

,

企业的创新行为本身具

有一定的正外部性

,

这就导致了企业创新投入和产出之间存在一定的缺口

,

如何弥补这一缺口考验着政府的管理水平

。

从西方国家的发展来看

,

对企业

创新投入与产出之间的缺口予以弥补是保护企业创新积极性的重要手段

,

但

具体如何操作

,

不同国家存在差别

。

受生产要素贫瘠的现实约束

,

日本政府

一直把科技和创新视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石

,

及时调整国家创新政策在

实施层面的具体策略

,

为企业提供更好的创新战略指引

。

为了应对三次产业领

域跨界融合创新进而更好地推动企业创新行为

,

日本政府自

2018

年对始于

2013

年的

“

科技创新综合战略

”

进行微调

,

单独制定旨在实现基础研究与社会应用

一体化的年度性

“

综合创新战略

”,

大力支持跨领域的技术融合和研发产业化

。

2024

年

6

月

4

日

,

日本内阁又通过了

2024

年度

“

综合创新战略

”,

指出

:

在日

本国内劳动力不足日益严峻的背景下

,

依靠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技术实现

自动化和节省劳动力是当务之急

。

除了

AI,

该战略还强调了量子技术

、

生物技

术

、

材料

、

半导体

、 6G

等技术对日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

②

整体来看

,

日本政府的创新支持政策有一个非常典型的特征

,

即高度重

视企业在整个创新产业链中的决定性地位

,

而政府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更多

是人才培养

、

产业引导和财政支持

。

实际上

,

当前日本的研发活动主要依托

企业

,

根据日本科学技术学术政策研究所发布的

《2023

年日本企业研发报

告

》, 2022

年日本企业平均内部研发费用约为

27.3

亿日元

,

平均外部研发费

—841—

①

②

甄子健

: 《

日本企业科技创新情况及相关案例研究

》, 《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 2022

年第

7

期

,

第

36—47

页

。

陈光

、

张玉娇

、

张仪帆

、

田浩楷

: 《

日本战略性创新创造计划的组织实施机制分析与启示借

鉴

》, 《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 2024

年第

4

期

,

第

1—10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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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为

5.2

亿日元

,

也就是说日本企业的研发主要靠自己完成

。

为此

,

日本企

业高度重视自身的研发队伍建设

, 2022

年招聘录用研发人员的企业所占比例

为

53.8%。

①

企业在创新中的主体地位还体现在

,

日本企业的兼并收购基本

围绕着企业本身的上下游产业链展开

,

这在无形之中为企业在自身所属赛道

做大做强提供了支撑

。

整体来看

,

在

“

失去三十年

”,

日本企业亦面临需求萎缩的约束

,

在此背

景下

,

日本坚持贯彻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发展策略

,

部分日本企业作为市场

的主体

,

善于发现新经济增长点

,

因而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

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的研发应用等领域走到了世界的前列

。

当前

,

日本企业仍然非常重视

对未来核心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

已经在碳纤维新材料

、

氢能清洁能源

、

精密

设备及仪器

、

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和应用

、

外骨骼设备适老化商业推广等领域

占据着一定的产业链上游优势

。

(

二

)

积极切入全球产业分工

、

融入全球市场

,

紧密围绕全球制造业演进

趋势发力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

,

从成本优势出发

,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开始将

大量普通工业机械

、

汽车等产业的制造环节向海外转移

,

这被形象地称为

“

去工业化

”

②

。

但是

,

对于这一波经济全球化浪潮

,

日本企业却认为向海外

转移生产线会导致自身技术优势丧失

,

反而开始把制造业生产向国内收缩

。

尤其是从

90

年代开始

, IT

革命和互联网大幅降低了信息处理成本和通信成

本

,

使距离对经济活动的限制越来越小

,

一些美国企业开始将服务外包向印

度和爱尔兰等国家转移

,

推动了全球制造业从垂直一体化走向水平式分工

。

与此同时

,

在日元贬值的大背景下

,

日本部分企业为了控制成本不得不收缩

生产线

,

开始在日本国内增设工厂

,

将生产制造环节向国内转移

。

这方面的

典型例子是日本的夏普公司和美国的苹果公司的对比

。

苹果公司采用水平一

体化生产模式

,

将制造环节外包给中国的富士康公司

,

自己只保留设计

、

营

销

、

物流和品牌管理

。

这一生产组织方式调整所带来的结果是

, 2016

年

4

月

夏普公司被中国富士康母公司鸿海精密吞并

,

而苹果公司却一度跃升为全球

—941—

①

②

日本科学技術学術政策研究所 「民间企业の研究活动に

関

する调
查

报告 2023 (NISTEP

REPORTNo.203)を公表しました」、2024 年 6 月 26 日、https: //nistep.repo.nii.ac.jp/records/2000111

[2024 -06 -27]。

肖宇

、

夏杰长

、

倪红福

: 《

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攀升路径

》, 《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

2019

年第

11

期

,

第

40—59

页

。



 

日本学刊

 2024

年第

5

期

市值最高的企业

。

可见

,

在这轮经济全球化进程中

,

部分日本企业对当时经济全球化趋势

及演进方向做出了错误判断

。

另一方面

,

自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

,

受全球产

业演进趋势的影响

,

世界主要国家服务业走强

、

制造业走弱的趋势愈发明显

,

日本也不例外

。

世界银行的统计数据显示

, 1989

年日本的工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为

37.1%,

服务业为

60.76%, 1999

年分别为

32.87%

和

65.81%,

2019

年更变为

26.92%

和

71.39%。

①

整体来看

,

制造业占比下降和服务业占比

上升的趋势非常明显

。

意识到这一发展趋势的部分日本企业迅速抓住此轮全球

分工体系调整的核心本质

,

即高度重视研发

、

设计

、

品牌管理等服务环节在全

球竞争中的重要性

,

并开始将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作为主攻方向

。

实际上

,

制造业与服务业融合发展尤其是制造业的服务化

,

确实是上一

轮经济全球化中制造业所体现的发展趋势

。

从理论角度看

,

所谓

“

制造业服

务化

”,

是指制造业企业为了获取和保持竞争优势

,

将产业链从以生产制造为

核心向以提供服务为中心进行转变

。

②

“

服务型制造

”

则是指服务业制造化

,

即服务业把自己的产业链向制造环节延伸

,

服务业也参与制造业的生产过程

,

开始从事原本属于制造业的经济活动

,

并表现出越来越多的制造业特征

。

③

无

论制造业服务化还是服务业制造化

,

其本质都在于通过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

合发展

,

向制造业中注入更多服务要素

,

进而重塑制造业竞争优势

、

引领全

球制造业新的游戏规则

。

④

这种制造业和服务业互相融合

,

充分利用不同行业

之间

、

不同企业之间的资源禀赋

,

并实现社会再生产曲线的整体外移

,

也是

日本所提出

“

社会

5.0”

⑤

概念的核心思想

。

作为日本版

“

工业

4.0

计划

”,

“

社会

5.0”

由日本内阁会议于

2016

年

1

月提出

,

其关键措施即包括在制造业

领域使用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收集和分析客户数据

,

进而优化供应链

,

通

俗来讲就是利用更多服务要素来提升数字时代制造业的竞争力

。

—051—

①

②

③

④

⑤

世界银行

: “

世界银行数据库

”, https: //datacatalog.worldbank.org/home[2024 -05 -24]。

倪鹏飞

、

肖宇

: 《

服务业融合与高质量发展

:

表现形式

、

国际比较及政策建议

》, 《

学习与探

索

》 2019

年第

6

期

,

第

107—117

页

。

于洋

、

杨明月

、

肖宇

: 《

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融合发展

:

沿革

、

趋势与国际比较

》, 《

国际

贸易

》 2021

年第

1

期

,

第

24—31

页

。

夏杰长

、

肖宇

: 《

以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壮大实体经济

》, 《

中国流通经济

》 2022

年第

3

期

,

第

3—13

页

。

和德国的

“

工业

4.0”、

美国的

“

先进制造业伙伴计划

”

等未来科技发展蓝图相似

, “

社会

5.0”

可以理解为日本版

“

工业

4.0

计划

”,

旨在通过物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

、

机器人等数字技术

解决现实社会发展中的少子老龄化和资源短缺等诸多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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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发展战略的指引下

,

日本部分企业积极推动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

发展

,

将现代化元素注入生产经营中

,

不断深化产业融合

,

并出现了一些新

变化和新趋势

,

如积极强化服务功能

,

从以往以提供商品为主逐渐转向以提

供价值服务为主

,

通过在商品上附加差异化

、

个性化服务

,

形成企业新的竞

争力

。

①

这一时期

, “

日本制造

”

开始向

“

日本服务

”

转型

,

并涌现出了众多世界

知名的企业

。

如果谈及日本制造业企业越来越依靠向服务环节衍生产业链来获得

竞争新优势的代表

,

基恩士值得一提

。

这家

1974

年创立的小企业

,

在

“

失去三

十年

”

间

,

依靠提供能够改善自动化制造质量与效率的解决方案

,

特别是建立

独特的产品查询目录和高效的客户需求反馈体系

,

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建成了高

效的服务网络

,

为遍布世界各地的

110

个国家或地区的

35

万余家客户提供包括

传感器

、

测量仪

、

数据采集仪

、

测量系统

、

视觉系统

、

控制系统等软硬件产品

,

其产品的应用及服务覆盖汽车

、

半导体

、

电子元件

、

医疗

、

物流

、

药品等多个

行业

。

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被视为近年来制造业领域所盛行的

“

柔性制造

”

的

雏形

。

正是凭借这种精益锻造和精品服务的理念

,

日本的丰田

、

京瓷和矢崎集

团等也取得了巨大成功

,

其中京瓷从一个缺乏资金的街道小工厂成长为

《

财富

》

杂志世界

500

强一员的大企业

,

其所秉持的对技术痴迷

、

对企业经营精益求精的

管理理念一度被众多企业经营者所效仿

。

可见

,

在向服务要效益的转型过程中

,

日本制造业企业表现不俗

,

如富士胶片公司

、

发那科公司

、

村田制作所等

。

整体而言

,

制造业是国家创新力的重要实现载体

,

高度重视制造业

、

建

设制造强国也是日本社会的普遍共识

。

虽然在

20

世纪中后期掀起的一轮全球

化浪潮初期

,

日本企业曾做出方向性的战略误判而错失发展机遇

,

但随着全

球化的发展

,

日本企业开始聚焦制造业服务化和服务型制造

,

并通过精耕细

分领域

,

借助数字技术迅速补上起跑落后的短板

,

依靠研发和工业基础雄厚

等前期优势

,

助推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全球性制造业企业再次脱颖而出

。

面对新的要素市场和商品市场环境

,

这些日本企业主动转型

,

差异化

、

个性

化和多元化的产品和服务不仅为企业增收开辟了

“

第二曲线

”,

也有效避免了

同业之间的价格竞争

,

从而为企业本身争取了宝贵的生存空间

。

借助于制造

业的服务化转型

,

日本继续保持并巩固了

“

制造强国

”

的领先地位

,

也逐渐

实现了

“

日本制造

”

向

“

日本服务

”

转型

。

目前

,

日本制造业企业依然是全

球制造业领域不容忽视的一股重要力量

。

—151—

① 徐梅

: 《

日本制造业强大的原因及镜鉴

》, 《

人民论坛

》 2021

年第

Z1

期

,

第

116—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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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推动日本企业

“

走出去

”,

依托大量的海外投资提升产业链和供应链韧性

“

广场协议

”

签订后

,

为应对日元贬值对贸易的冲击

,

日本政府推出了

“

黑字还流

”

计划

,

核心目标是通过政府援助

、

商业贷款等手段

,

引导日本的

国际贸易盈余

、

外汇储备和国内私人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的能源和原材料行业

。

“

黑字还流

”

计划的推出

,

是日本国家战略从

“

贸易立国

”

逐步向

“

对外投资

立国

”

转变的重要里程碑事件之一

。

需要强调的是

, “

黑字还流

”

计划中还有一

个附加的条款

,

即这些贷款只能用来购买日本的设备

。

这主要是因为

,

生产要

素匮乏和消费市场狭小一直是日本企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最硬性制约

,

在经济

繁荣期日本积累了大量的贸易盈余

,

日本政府为了帮助本国企业摆脱资源要素

的约束

,

试图以

“

黑字还流

”

计划的实施为契机

,

放松对金融市场的管制并辅

之以宽松的货币政策

,

鼓励日本企业

“

出海

”

投资

,

以此来缓解日本国内生产

要素短缺和总需求下降带来的负面影响

。

国家层面的这种战略调整带来了一个

现在看来还算积极的效果

,

那就是促成了

“

日本的海外还有一个日本

”

①

。

如图

5

所示

, 1996

年

,

日本国内持有对外直接投资额

(

全球

)

约为

30

万

亿日元

,

到

2019

年攀升至约

200

万亿日元

,

增幅约为

566.66%。

该数据在随

后几年继续攀升

,

根据日本央行的统计

,

截至

2023

年

,

日本国内持有的对外

直接投资已经攀升至约

289

万亿日元

,

和

2019

年相比增幅约为

44.50%,

和

1996

年相比几乎增长了约

9

倍

(863.33%)。

不难发现

,

在

“

失去三十年

”

乃至当前

,

日本企业一直没有停止对外投资的步伐

。

图

5 

日本国内持有对外直接投资额

(1996—2023

年

)

资料来源

:

根据日本银行公布数据制图

,

参见

: 日本银行 「直接投资 (业种
別

·地域
別

、目的
別

)」、

https://www.boj.or.jp/statistics/br/bop_06/bpdata/index.htm[2024-05-10]。

—251—

① 参见李清如

、

常思纯

: 《

印太视域下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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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经济效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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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I

与区域供应链的探

究

》, 《

日本学刊

》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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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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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学礼

: 《

结构性权力视角下日本海外基础设施投资

战略研究

》, 《

现代日本经济

》 2022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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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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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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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军

、

季建文

、

刘峻峰

: 《

产业数字化背

景下日本海外投资及对中国的启示

》, 《

日本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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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

,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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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央行统计的日本净资产数据还显示

, “

失去三十年

”

也是日本海外投

资最为狂飙突进的

30

年

。 1996—2016

年

,

日本居民购买的海外净资产一直为

正数

,

截至

2018

年底积累的外部净资产已经达到

341

万亿日元

,

同年日本的

GDP

为

548

万亿日元

。

①

而且

,

大量的日本企业赴海外投资

, 1989

年日本企

业海外生产比例只有

13.7%,

到

2019

年已攀升至

33.9%,

截至

2023

年日本企

业的海外生产和海外销售所占比例分别为

35.8%

和

39.1% (

参见表

1)。

以索

尼

、

本田等为代表的大企业

,

其海外收入在营业总收入中甚至占到了半壁江山

甚至绝大部分

。

可见

, “

日本的海外还有一个日本

”

的说法并非毫无根据

。

表

1 

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和海外销售情况

(

全行业综合

)

(

单位

:%)

年 份 海外生产占比 海外销售占比 年 份 海外生产占比 海外销售占比

1989 13.7 - 2007 30.6 34.0

1990 14.1 - 2008 30.8 34.7

1991 15.1 - 2009 31.0 34.2

1992 14.8 - 2010 33.3 34.7

1993 16.1 - 2011 31.3 34.2

1994 17.3 - 2012 32.9 35.4

1995 19.0 - 2013 35.2 37.5

1996 19.2 - 2014 35.1 37.9

1997 21.7 - 2015 35.6 39.6

1998 20.9 - 2016 35.0 38.5

1999 21.1 - 2017 35.6 39.3

2000 23.0 - 2018 36.8 38.7

2001 24.6 - 2019 33.9 36.2

2002 26.0 27.9 2020 33.6 35.8

2003 26.1 - 2021 34.9 37.9

2004 28.0 29.1 2022 35.7 39.0

2005 29.2 - 2023 35.8 39.1

2006 30.5 33.5

  

资料来源

:

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公布数据制表

,

参见

: 国际协力银行 「统合报告书」、

https: //www.jbic.go.jp/ja/index.html[2024 -05 -10]。

—351—

①

日本银行金融研究所 「

歴

史统计」、https: //www.imes.boj.or.jp/jp/historical/hstat/hstat.html

[2024 -05 -10]。



 

日本学刊

 2024

年第

5

期

就具体模式而言

,

此期间日本企业

“

出海

”

主要分为两类

,

一是以降低

制造成本为目的的

“

垂直型直接投资

”

即产业链外迁

,

二是以获取需求为目

标的

“

水平型直接投资

”

即海外市场扩张

。

前者的实施主体多为家电和汽车

所代表的消费类制造企业

,

这些企业通过将本国产业中劳动密集型份额转移

到发展中国家

,

实现自身生产成本的最小化以及上下游供应链和生产链体系

的完备化

,

尤其是保证核心材料供应的稳定性

。

与此不同

, “

水平型直接投

资

”

则更关注投资当地的消费市场和消费能力

。

如表

2

所示

,

从细分行业的

统计数据来看

,

化学行业的海外生产比例从

2001

年的

19.5%

上升至

2023

年

的

29.1%,

通用机械行业从

16.7%

升至

25.7%,

电气机械行业从

38.0%

上升

至

39.5%,

汽车行业从

25.3%

上升至

46.8%。

在这些

“

出海

”

的日本企业

中

,

汽车企业的海外生产比例占比是比较高的

。

表

2 

日本企业的海外生产比例变化

(

细分行业

) (

单位

:%)

年 份 化学产品 通用机械 电气机械 汽 车

2001 19.50 16.70 38.00 25.30

2002 20.10 19.10 36.30 41.40

2003 16.90 18.40 38.80 26.80

2004 17.00 21.70 39.70 26.20

2005 21.20 19.90 43.30 29.60

2006 21.30 27.30 41.50 32.10

2007 22.30 18.70 43.60 35.00

2008 22.00 19.70 43.40 36.10

2009 20.10 22.50 44.30 32.60

2010 23.00 24.60 48.20 34.80

2011 24.20 24.30 45.20 33.40

2012 25.00 25.20 43.30 39.40

2013 28.00 23.70 48.60 43.00

2014 28.50 29.90 41.90 44.60

2015 30.00 27.40 45.40 46.80

2016 27.10 24.40 42.90 46.20

2017 28.20 28.70 44.00 46.30

2018 35.10 33.90 42.50 44.80

2019 30.90 26.30 40.60 42.10

2020 26.40 25.20 41.80 41.40

2021 26.40 28.90 45.50 41.30

2022 28.80 26.90 39.60 46.40

2023 29.10 25.70 39.50 46.80

  

资料来源

:

根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公布数据制表

,

参见

: 国际协力银行 「统合报告书」、https: //www.

jbic.go.jp/ja/information/annual-report.html[2024 -05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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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效果来看

,

依托海外投资不仅能够弥补生产资料和市场先天不足的缺

陷

,

还能够有效缓解当时日益白热化的

“

日美贸易摩擦

”。

因此

,

日本企业大举

进行海外投资

,

不仅直接到美国投资设厂

,

还利用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源

、

人

力优势等进行海外生产并向第三国出口

,

从而顺利实现了贸易顺差的

“

转移

”,

也巧妙规避了美国的贸易打压

,

日本企业的全球产业链韧性得到了极大提升

。

整体来看

,

日本企业通过大肆对外投资

,

既拓展了产业链上游的生产资

料来源

,

又扩大了产业链下游的消费市场

,

同时还通过海外投资绕开了贸易

壁垒

,

多渠道提升了日本的国际影响力

,

可谓

“

一举三得

”。

而且

,

依托

“

走

出去

”

进行海外投资

,

日本企业所打造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和韧性也得到了

极大提高

,

并在海外积极扩张资产负债表

。

这种

“

海外扩表

”

有效对冲了

“

国内缩表

”,

最终使日本在

“

失去三十年

”

中依然保持了令人惊讶的总量经

济平衡与社会稳定

。

换言之

,

若纯粹从

GDP

来看

,

很容易对日本经济的真实

底色给出误判

;

若从产能视角来看

,

事实上已有超过

1/4

的日本制造业企业

在海外布局

。

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调查

, 2021

年日本在海外设立法人的制造

企业数量为

10902

家

,

雇用员工约

420

万人

,

营业销售额超过

139

万亿日元

。

另据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调查

, 2023

年日本海外生产比率即海外产能已近

四成

。

①

(

四

)

高度聚焦专业化的细分市场

,

中小企业坚持走差异化和

“

隐形冠

军

”

道路

从历史来看

,

日本重视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并形成了独特的做法

。 20

世纪

60

年代

,

日本进入了鼓励中小企业合并

、

开展专业化分工和联合生产

、

建设

共同设施等为代表的中小企业规模扩张和集约化发展阶段

; 70

年代

,

日本转

入了鼓励中小企业与大企业合作改善交易条件

、

提升关系到国际竞争重点行

业的中小企业现代化水平的

“

高度结构化

”

发展阶段

。

②

但是

,

随着日本经

济进入下行周期

,

市场份额迅速向头部企业集中

,

中小企业普遍开始面临较

大的生存压力

。 1999

年

,

日本国内的失业率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点

4.3%,

曾被称为日本经济

“

三大法宝

”

之一的终身雇佣制开始解体

,

许多中小企业

不得不开始大量裁减员工甚至宣告破产

。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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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张玉来

: 《

日本从贸易立国转向投资立国

》, 《

世界知识

》 2024

年第

7

期

,

第

59—61

页

。

姜楠

: 《

日本的中小企业政策与产业政策的结合及效果

———

以二十世纪六

、

七十年代为中

心

》,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2006

年

,

第

3—4

页

。

刘伟东

: 《

日本中小企业问题研究

》,

东北财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2004

年

,

第

19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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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总需求不足和市场份额向头部企业集中的过程中

,

日本的中小企业生

存更加困难

。

但是

,

也有部分中小企业通过聚焦细分赛道

,

走特色化

、

专业

化

、

差异化和精细化道路

,

最终找到了自己的生存空间

。

以制造业领域的碳

纤维产业为例

,

东丽

、

帝人

(

东邦母公司

)

和三菱三者合计占据全球小丝束

碳纤维市场

49%

的份额

;

在半导体领域

,

也成就了信越化学

、 SUMCO、

住友

电木

、

日立化学和京瓷化学等众多优质公司

。

还有创建于

1963

年的

“

米思

米

”

①

,

其专注于一些看起来不起眼

、

技术含量也不高却广泛应用于制造业生产

的零部件的研制和生产

。

这些零部件种类繁多

,

但企业单一采购数量有限

,

导

致设计成本高

、

品质不可控

、

交期不准时

,

所以大型制造业企业往往不愿意涉

及

。

米思米瞄准这一行业痛点

,

通过把自己生产和经销的零部件整理成种类齐

全

、

分类准确清晰且便于查找的产品

“

字典

”,

成功把业务扩展到了全球

。

总结这些日本企业在

“

失去三十年

”

中的成功经验不难发现

,

日本中小

企业之所以能产生这些

“

隐形冠军

”,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们都非常专注于

自己所在的赛道

,

在非常小众的领域进行创新

,

下大力气攻克核心技术并且

形成独一无二的产品优势

,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

可以说

,

高度专业化并在细

分市场里拥有核心技术

,

是日本企业成功的一个重要法宝

。

②

还需要特别强调的是

,

在日本独特的全产业链创新体系中

,

中小企业也发

挥着积极的作用

,

是日本产业链创新生态体系的重要成员

。

在这个生态体系中

,

通常情况下

,

围绕某个大型制造业企业

,

往往有大量中小企业提供配套服务

,

即按照产品流水线所需产品进行分解

,

某个中小企业只对某个零部件进行技术

攻关

,

然后将产品销售给大企业

,

由此形成了一个共生的生态体系

。

受益于日

本社会对中小企业重要性的高度共识

,

日本政府持续采取了一系列支持措施

,

诸如

2019

年提出

“

中小企业生产率革命推进事业

”, 2020

年又推出中小企业

“

制造业补助金制度

”

和

“IT

导入金制度

”

等

,

以支持中小企业自我发展

、

推

进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

、

全面提升中小企业在数字化时代的生产率

,

试图通过

支持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

,

为日本创新生态体系的内生发展赋能

。

整体来看

,

日本中小企业在自力更生及政府大力支持之下取得了明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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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米思米创建于

1963

年

,

目前在日本拥有

5

个生产基地

,

并在全球设有

62

个销售处

、 18

个配

送中心和

22

个生产基地

。

主营业务分为

FA、

模具零件和

VONA (

经销其他厂商的零件

),

为全球

30

万家工厂提供总数多达

2670

万种的

FA

零部件

、

模具零部件

、

电子零件等商品

。

《

百年老店任天堂

,

凭借什么屹立不倒

?》,

界面新闻网

, 2020

年

5

月

14

日

, https: //www.

jiemian.com/article/4378789_foxit.html[2024 -07 -31]。



日本企业应对

“

失去三十年

”

策略研究

 

成绩

。

截至目前

,

在全球制造业的不少细分领域

,

日本企业都存在一批极具

竞争力的

“

隐形冠军

”。

比如只有

20

名员工

,

业务聚焦于各种金属板塑性加

工的旋压

、

冲压

、

特殊形状成型的北岛绞制作所

。

该企业在

“

旋压

”

这种金

属成型工艺上堪称日本一流

,

擅长为诸如美国的飞机和人造地球卫星的零件

、

日本

H2

火箭的顶端部件等没有尖端技术就无法制造的特殊金属成型

。

此外

,

还有在面积不到

50

平方米的建筑内

,

为苹果公司

iPod

加工了数百万个镜面背

板的小林研业

,

以及能够制造

“

永不松动的螺母

”

的哈德洛克

(Hard Lock)

工业株式会社等

。

①

这些中小企业在各自的行业领域

,

依托专业精湛的技术或

独特的生产工艺成为

“

隐形冠军

”,

不仅在

“

失去三十年

”

中实现了稳步发

展

,

也为

“

日本制造

”

的全球竞争力提升做出了积极贡献

。

(

五

)

结合居民消费端出现消费降级等趋势变化

,

及时动态调整商业模式

在

“

失去三十年

”

中

,

日本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少子老龄化及其带来的消

费群体萎缩

,

这导致日本社会的消费曲线发生永久性左移

,

日本企业不再拥

有经济泡沫期那种旺盛的国内消费市场

。

正如

“

口红经济学

”

②

所宣称的

,

在经济不景气时

,

人们会更加倾向于增加对廉价商品的消费

,

而且此时消费

端的市场主体普遍倾向于负债规模的最小化

。

这一规律也出现在日本

, “

失去

三十年

”

期间日本国民的消费能力大大降低

。

另一方面

,

居民消费具有明显的棘轮效应

,

所以虽然整个日本社会的资产

负债规模在收缩

,

但日本居民对高品质生活水准的追求并不容易降低

,

只是在消

费能力发生阶段性变化的大趋势下

,

其消费观念和消费需求呈现出特征明显的新

业态要求

(

消费趋向于回归理性

,

更加注重产品的实用舒适与物美价廉

)。

对于日

本企业来说

,

谁能满足居民的这种需求

,

谁就掌握了经济衰退年代的生存红利

。

在此期间

,

以零售业态中的百元店

(Daiso-

大创

、 Seria、 Cando

和

Watts)、

软折扣店

(

唐吉诃德

),

以及一些淡化品牌概念但更重视简洁实用的

休闲服饰

(

优衣库

)、

家具用品

(

宜得利

)、

食药产品

(

松本清

)、

化妆品等

性价比较高的零售商业模式得到了日本消费者的认可

,

取得了成功

。

其中

,

百元店的商业模式表现为利用高效运营的分销系统

,

依托低价迅速切入市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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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

: 《

走进日本制造的

“

隐形冠军

”》,

澎湃新闻网

, 2019

年

8

月

20

日

,

https: //m.thepaper.cn/baijiahao_4223299[2024 -06 -12]。

“

口红经济学

”

是美国的一种经济现象

,

指每当美国经济不景气时

,

口红的销量就会增加

。

究其原因主要在于

,

即便在经济下行期

,

人们仍然有一定的消费欲望

,

但会转而购买比较廉价的商品

,

口红就是一种比较廉价的商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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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用个性化和差异化

(C2M)

的产品满足顾客多元化需求

(

高频刚需的生

活用品

);

尾货连锁的商业模式则是主要销售尾货

、

瑕疵品

,

并以产品自身缺

陷为由打折出售以吸引客流

,

通过库存管理实现零积压

,

继而获取利润

。

不难发现

,

上述模式的核心简单来说就是低价获客

。

在经济衰退期

,

居

民的收入预期不高

,

导致消费降级

。

在西方经济学的消费理论中

,

不管生命

周期消费理论还是绝对收入消费理论抑或相对收入消费理论都认为

,

在经济

下行周期

,

消费者普遍会更加关注价格和产品的性价比

。

正是踩准了日本消

费降级的节奏

,

日本的尾货商业模式大放异彩

,

在全球不少地方都找到了自

己的生存空间

。

以软折扣店代表性企业

“

唐吉诃德

”

为例

, 1989

年第一家门

店正式营业

, 1998

年成功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

,

目前是日本排名第四的零

售企业

。

截至目前

,

唐吉诃德的发展历程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

折扣零售店时

期

(1978—2001

年

)、

逆势扩张时期

(2002—2012

年

)、

覆盖泛太平洋市场时

期

(2013—2022

年

)。

①

2007

年

,

唐吉诃德收购因为业绩严重下滑而即将破产

的长崎屋

,

并利用自己的商业模式对长崎屋进行改造

,

自

2011

年开始扭亏为

盈

。 2017

年

,

唐吉诃德又收购了日本连锁超市集团的龙头企业

UNY,

通过调

整产品结构和优化购物体验

,

使

UNY

的毛利率增长至

36.0%。

不仅在国内

,

通过复制尾货模式

、

主打性价比优势

,

唐吉诃德还在美国

、

新加坡和中国香

港等地都获得了不菲的商业投资回报

。

三

、

日本企业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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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策略的绩效及启示

从高债务压力下个体负债最小化的视角论证总需求不足

,

并对日本经济

失去增长动力并陷入长期停滞予以解释

,

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的核心逻辑

。

需要关注的是

,

在

“

失去三十年

”

间

,

部分日本企业面对资产负债表衰退的

现实约束

,

为了求得生存

,

通过持续创新

、

在差异化的细分市场努力耕耘

、

积极

“

走出去

”

到全球配置资源

、

再度嵌入全球价值链分工体系

、

摆脱过去

的经营惯性

、

及时调整商业模式等手段进行生产和经营逻辑的重塑

,

继而成

功化解了危机并实现新增长

。

经历

“

失去三十年

”,

虽然日本经济实力和巅峰

时刻相比下降较大

,

而且和中国

、

美国的差距不断拉大

,

但当前日本企业在

—851—

① 刘越男

、

陈笑

: 《

深度复盘唐吉坷德

:

日本零售打折之王

,

打造逆周期商业模式

》,

搜狐网

,

2023

年

12

月

8

日

, https: //www.sohu.com/a/742478809_130887[2024 -06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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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企业版图中的地位依然不容小觑

,

截至

2022

年

, “

全球财富

500

强企业

”

中

,

日本以

47

家名列全球第三

,

高于德国

(28

家

)、

法国

(25

家

)

和英国

(18

家

)。

①

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

,

日本企业存在为数众多的

“

隐形冠军

”。

一

般而言

,

在企业经营的内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后

,

企业的经营策略也需

要做适当的调整

, “

失去三十年

”

对于日本企业来说

,

不仅意味着摆脱路径依

赖

,

也需要在生产约束日益趋紧状态下利用现有的生产要素为实现企业效用

最大化而进行改革和创新

,

其间的经验和教训非常值得反思

。

整体来看

,

不

放弃对创新的追求

,

以及及时根据生产环境对生产方式和商业逻辑进行调整

和重塑

,

可以说是日本部分企业成功度过危机的法宝

。

反观中国

,

经过改革开放

40

余年的发展

,

中国企业实现了令人瞩目的发

展

,

中国也已经建成了全球产业门类最齐全

、

产业体系最完整和产业链配套

最齐全的完整现代化产业链

, “

灯塔工厂

”

数量居全球第一

,

中国企业的实力

全球有目共睹

。

但是

,

中国企业面临的发展形势仍复杂多变

。

随着经济全球

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

中国企业有机会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

参与国际竞

争

,

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

。

中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

施

,

支持企业创新发展

,

优化营商环境

,

为企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和制度保障

。

另一方面

,

中国企业也面临着诸多挑战

。

首先

,

全球经济环境

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增加

,

国际市场竞争激烈

,

企业需要不断提升自身的竞

争力来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

其次

,

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

,

经济增长速度放

缓

,

企业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

。

再次

,

随着环保意识的提高和可持续发展理

念的普及

,

企业需要更加注重环保和社会责任

,

实现绿色

、

低碳

、

可持续的

发展

。

加之面对全球经济增速下滑的大趋势

,

外部萎缩恐已是不争之事实

。

2024

年

1

月世界银行发布的

《

世界经济展望

》

显示

,

全球经济将面临

30

年来

最疲软的五年

,

发达经济体

2025

年的增速会进一步放缓至

1.2%。

对于中国企

业来说

,

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势的变化恐怕是一道必答题

。

在当前的发展形势下

,

中国企业需要加强自身建设

,

提升创新能力

,

加强品牌建设

,

拓展国际市场

,

实现高质量发展

;

也需要积极应对外部环境的变化

,

加强风险管理

,

把握发展

机遇

,

聚焦主业

,

以创新为抓手

,

方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

虽然中日两国在要素禀赋

、

国内市场规模和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等方面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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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

日本财团的影响力为什么那么大

?》,

网易新闻网

, 202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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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19

日

, https: //www.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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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巨大差异

,

但回望日本企业应对

“

失去三十年

”

的政策及其效果

,

既有失

败教训

,

也不乏成功经验

,

仍有一些可资借鉴的启示

。

第一

,

根据需求变化及时调整市场策略

。 “

失去三十年

”

是日本社会需求

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

30

年

,

部分日本企业抓住了本国居民需求的变化

,

下大

力气走出路径依赖

、

及时调整商业模式

,

推出更多与市场需求相适应的产品

和服务

,

从而取得了巨大成功

。

面对当前全球经济增长低迷的外部环境

,

中

国企业必须加强对市场需求的前瞻性研判

,

及时调整包括产品和服务定价在

内的企业经营策略

,

提升企业所在产业链的韧性和自主可控能力

,

以适应不

断变化的市场环境

。

这毫无疑问是决定企业能否求得未来生存的关键

。

第二

,

聚焦主业做大做强做优细分赛道

。

虽然多元化有助于分散风险

,

但从

“

失去三十年

”

间取得成功的日本企业来看

,

它们对待企业经营的多元

化策略基本持谨慎态度

。

这些企业大多长期聚焦于一个专业的赛道

,

投入大

量的精力和资源进行深耕

,

最后形成了独一无二的特殊优势

。

当前

,

在跨界

经营日益普遍的中国商业环境下

,

日本企业的这一成功模式对中国企业的发

展具有启发性

,

那就是走

“

专精特新

”

的道路

,

走差异化和专业化的路线

,

用长期的战略坚守做成行业里的

“

隐形冠军

”,

形成自己独特的核心竞争力

。

第三

,

把创新摆在企业发展的核心位置

。

创新是一个企业应对随时变化的

不确定的外部经营环境时唯一确定的事情

。

当一个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经济形势

、

市场需求和资源约束发生显著变化时

,

成功的企业会坚持创新引领

、

加强科技

研发

,

进而完成自我升级

,

寻找并形成新的比较优势

。

日本企业应对

“

失去三

十年

”

相关策略的最大启发就在于

,

一定要将科技创新战略摆在企业经营的首

位

,

坚持以守正创新推动强本固基

,

不断通过技术和商业模式创新

,

推出更有

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

,

从而推动形成企业新质生产力

、

牢牢握紧发展的主动权

。

但是

,

考虑到创新的正外部性

,

企业创新恐怕还需要政府做好足够的外部政策

配套

,

比如在加深对创新规律认识的基础上

,

不断构建科学规范高效的科技评

价体系

、

强化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主体地位

、

建立行之有效的科技成果转换机

制

、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形成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

。

①

唯有如此

,

才能提升创新要

素的配置效率

,

最终推动形成支持全面创新的基础制度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

。

(

责任编辑

:

叶 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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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lagged behind.In response, theJapanesegovernmenthascontinuouslyrefined itsstrategiclayout

and measuresforAI, enhancingproductivityand productqualitythrough digitaltransformation and

smartmanufacturing.Theseeffortshaveimproved thetechnologicalleveland added valueof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giving rise to emerging industrial models such as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However, Japan,sAIdevelopmentfaceschallenges, includingalack ofsustained

momentum.Theconservativeoperationalstrategiesofitsmanufacturingsectorhavealsohindered

thereformofindustrialorganization and businessmodelsin theAIera.Thisissueisparticularly

pronounced amongsmall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SMEs), whereAIadoption ratesremain

low.Such barrierstothedeep integration ofAIand manufacturingareslowingtheoveral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ofJapan,smanufacturingindustry.Chinacan learn fromJapan,s

experiencesand lessons.Todoso, Chinashould furtherclarifyitssocietalgoalsand policies

regardingAI, continuingtosupportthedeep integration ofAIwith manufacturing.Adualapproach

of“cultivatinginternallyand attractingexternally” willbekeytoovercomingthetalentshortage

bottleneck.Moreover, deepeninghigh-levelcooperation between Chinaand Japan in thefield ofAI

could advancehigh-qualitydevelopmentin China,smanufacturingsector.

ResearchonJapaneseCorporateStrategiesinResponseto the“LostThree

Decades” Xiao Yuand YanKun

Thedeclinein assetpricesand thedecreasein overallsocialdemand havebeen significant

operationalconstraintsfaced byJapanesecompaniesduringthe“lostthreedecades”.Many

companies, adheringtotraditionalbusinessmodelsand strategies, failed toanticipatethebroader

societaltrendsand evolvingmarketpathways.Asaresult, theywereunabletoadaptand ultimately

exited themarketquietlyamidstthecrisis.However, someJapanesecompaniesresponded

differently.Thesefirmsmadeperiodicadjustmentstotheirpricingstrategiesand businessmodelsin

linewith changingdemand.Byaligningtheireffortswith theevolvingglobalindustrialchain trends

and leveragingoverseasinvestmentstoenhancetheresilienceoftheirsupplychains, they

successfullyadapted tothechallengingenvironment.Thesecompaniesfocused on continuous

technologicalinnovation, pursued specialization, and adopted the“hidden champion” approach,

excellingin nichemarkets.Bydoingso, theynotonlyexpanded and strengthened theirposition in

specificsegments, butalsodeveloped newcomparativeadvantagesthatenabled themtothrive

amidstad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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